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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主体间性的表征：特兰斯特罗默

诗歌的自然意象解读

陈　燕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２）

摘要：特兰斯特罗默主张把自然当作与人一样的主体，反对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立场。他的诗歌蕴含着丰厚的

生态主体间性思想，并通过简约、凝练、生动的自然意象表现了人主体和自然主体之间的和谐联系和平等对话，

传输着诗人渴望人主体与自然主体的和谐共存，期盼在感悟自然的生命体验中实现精神的自然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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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著名诗人特兰斯特罗默（ＴｏｍａｓＴｒａｎｓｔｒｏ
ｍｅｒ，１９３１—）被誉为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
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之一，２０１１年荣获诺贝尔文学
奖。特兰斯特罗默最独特的才能是对诗之意象的独

特奥秘的把握。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认为他的作品通

过凝练、透彻的意象为人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

径。特兰斯特罗默诗歌的第一个中译者北岛认为特

兰斯特罗默的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是独一无二

的。直接从瑞典文翻译特兰斯特罗默诗歌的译者李

笠认为，特兰斯特罗默诗歌的最主要特点是“突兀

的意象”，这些意象来自诗人的奇思妙想，永远那么

精准，具有不可置疑的说服力。“自然”是特兰斯特

罗默诗歌的一个常见主题，其意象寓意丰富、风格简

朴。本文以特兰斯特罗默诗歌中的自然意象为中

心，探讨其诗歌所表征的生态主体间性内涵。

一、“生态主体间性”的界定

生态批评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逐渐形成的一种文
学批评范式。美国生态批评家格罗特费尔蒂曾把生

态批评定义为“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批

评。”［１］它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揭示文

学作品所蕴含的生态思想，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

化根源，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和生态的艺术表现。

它既可以是对生态文学的批评，也可以是从生态的

视角对所有文学的批评，而生态主体间性原则构成

生态批评的核心原则。国内生态批评学者王诺将生

态主体间性原则（也称为交互主体性）定义为：“在

整体性原则之下的、同时承认并张扬自然主体和人

主体、并特别强调这两类主体之间的联系的关联性

原则。”［２］生态主体间性思想不同于以认识论为基础

的主体性哲学，因为后者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

维观念，强调人作为认识主体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

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把自然当作客体、当作征服和索

取的对象。生态主体间性思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

因为人类主宰或者征服自然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

和人类生存危机。自胡塞尔提出主体间性概念以

来，海德格尔提出了“共在”思想，伽达默尔提出了

对话和视界融合的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论。



这些思想都帮助发展了主体间性理论。［３］主体间性

是在主体和主体的交往中形成的主体间或主体际关

系，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联系性、同一性。它批驳主

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承认万物皆有其价值和生存发

展的权力，倡导主体与主体平等对话、和谐交往，主

张构建主体间权利平等、互相尊重、和谐自由的关

系。破除了人类中心和二元论之后，生态批评将整

体性原则和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原则作为自己

的核心原则。生态批评家认为，人主体与自然主体

之间的关系就是交互主体性关系，即主体间性关系。

只有在人意识到自然物作为自立的个体而不是人的

对应物、象征体或喻体，即表现人的工具，意识到它

们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位

置，进而以人类个体的身份与非人类的个体进行平

等的交往，人与自然的交互主体性才能真正实现。［２］

在特兰斯特罗默诗歌中，其自然意象蕴含着丰厚的

生态主体间性思想。

二、特兰斯特罗默诗歌中自然意象

表征的生态主体间性思想

　　特兰斯特罗默拒绝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基础上
的主体性哲学，因为该哲学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立论

基础，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是万物之冠，

自然是人类征服和索取的对象，使人站到了自然的

对立面。特兰斯特罗默窥破了现代文明貌似繁荣景

象背后的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和人类日益凸显的生

存危机，批判了现代工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正是

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韦尔瓦的天色正在转暗：煤

烟覆盖的棕榈树／火车汽笛正在惊起／银白色的蝙蝠
……”［４］①，人类曾经诗意的生活状态被“蓝天那单

调的引擎的嗡嗡声震耳欲聋。／我们生活在这震颤
的工地上／海洋深处在这里可以突然开启———／贝壳
与电话嘶嘶做响”的景象所取代。在《自１９６６年冰
雪融化时》中，特兰斯特罗默用“桥梁”隐喻现代工

业文明使人类的生活从宁静惬意走向了无生趣的历

程。“前行的前行的水；咆哮着；古老的催眠。／河
流淹没汽车公墓，在／面具后面闪耀。／我紧紧抓住
桥梁栏杆。／桥梁：一只驶过死亡的巨大铁鸟。”这
首短诗的第一句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自然的写

照———潺潺的流水在欢腾，人们享有宁静的生活和

温馨的睡眠，然而“河流淹没汽车公墓，在／面具后
面闪耀”暗示出不祥之兆，接下来“桥梁：一只驶过

死亡的巨大铁鸟。”桥梁是人类工业文明的象征这

里竟意味着死亡。全诗从欢腾的流水到冰冷的铁

桥，从远古到现代，从和平到死亡，从从容到急促，然

后戛然而止。而在《正午的冰雪融化》、《诗十七首》

等作品中，诗人痛斥作为人类社会象征的工业和城

市文明，以及导致人类与自然渐渐疏离的文化。

“那在噪音边缘屈膝行礼的喷气式飞机／使大地上
的沉寂甚至更加激烈”（《正午的冰雪融化》），以至

于“人类社会那幽暗的船壳越飘越远”（《在压力

下》），“一个人再次放弃了沉重的城市／那贪婪的石
头圈子”（《写给梭罗的五个诗节》）；“而文化是一

处鲸鱼加工场／陌生人在那里行走于白色的／山墙、
游戏着的孩子中间，并且／他依然随着每一次呼吸感
到／那被谋杀的巨人的出现。”（《挽歌》）文化在这里
被比喻为“鲸鱼加工场”，是蹂躏和残害“巨人”即自

然的凶手。

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歌也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

行了批判。如在《金色黄蜂》一诗中，诗人表达了对

微小生物的态度：“慢断肢蜥那无腿的蜥蜴沿着门

廊阶梯滑行／平静而又威严得就像一条森蚺，只是尺
寸不同。／天空布满云，但太阳投射而出。日子就是
这样。／这个早晨我所钟爱的女人赶走邪恶的精
灵。”诗人并未小看这条无腿的蜥蜴，而是把它当作

和人类具有同等地位的生灵来看待，觉得蜥蜴有某

种威慑力，赞扬它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当你

打开南面某处的一间黑暗棚屋的门／光芒倾进来／蟑
螂疾奔到角落里爬上墙壁／消失———你看见它们又
没有看见它们———／因此她的赤裸使魔鬼逃离。／仿
佛它们从未存在过。／但它们会回来……”这首诗
说出了诗人的心声：所有的自然物都是宇宙中独立

的个体，他们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让别的生物意识

到自己的存在。

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歌表征着丰厚的生态主体间

性思想，因为该思想消除了主客二元对立，主张把自

然当作与人一样的主体，而不是当作异己的客体，鼓

励建立自由、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放逐了传统的

唯一主体具有主宰力的思想。特兰斯特罗默对非人

类生命和其主体性有自己的理解，并不把自然看作

死寂的客体。在他的笔下，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江

河小溪都充满了生命的灵性。他诗中的海鸥“喝

醉，在激流上飞走”，星座“在厩棚里跺脚走动”，日

落“像一只狐狸匍匐爬过这个国度”，石头在“空气

中缄默”，大地“喝醉的时候，只留下一片退缩的

云”，露水“喃喃低语到早晨”，狗吠是“涂在花园上

空的象形文字”，房舍“醒着，想要喝水”……正是由

于特兰斯特罗默从内心深处把自然物看作有生命的

主体，赋予它们思想和情感，才能与之发生感应，产

生交流。在《从山上》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我站

在山上眺望海湾那边。／小船歇靠在夏天的表面
上。／‘我们是梦游者。月亮漂浮。’／白帆如是
说。／‘我们溜过一幢沉睡的房子。／我们轻轻打开
门。／我们倾向自由。’白帆如是说……”这首诗恰
好与主体间性的生态审美观相契合：自然物有生命

１１１第４期　　　　　　　　　　　　　陈　燕：生态主体间性的表征：特兰斯特罗默诗歌的自然意象解读

①本文引用的诗歌译文来自董继平所译的《特兰斯特罗默诗选》，参见文后参考文献［４］。



和灵性，是能与人交往、对话的平等主体。人与自然

万物的平等交往和对话包括物质实体、精神向度、语

言以及其他形式。在这首诗里，诗人与白帆的交往

是精神向度的，是诗人对自然物采取心灵感悟和同

体通感的方式。这源于华兹华斯的思想：“人的思

想是自然的一部分。”［５］诗人在自然中与“白帆”产

生心灵的互动，感悟“白帆”的思想，解读“白帆”的

渴望。诗人“和他周围的物体是互相作用的，这样

就产生了一个包含痛苦和快乐的无限的复杂的整

体。”［５］

在《巴德隆达的夜莺》一诗中，特兰斯特罗默唱

道：“夜莺的声音没有颤向一边就响起，它如同黎明

的鸡鸣一样透彻，但美丽而又自由于空虚。我在囚

禁中而它来访。我在生病而它来访。我那时未留意

它，但现在却留意。时间从太阳和月亮上面奔流而

下，注入滴答致谢的钟里……”该意象顿时让人觉

得夜莺和诗人之间有一种亲情、一种相濡以沫的温

暖，仿佛夜莺与诗人的生命中存在着彼此生命的影

子。这首诗可以被看作是对生态主体间性的一次形

象化的阐释，同时也表达了自然万物皆有灵性的观

点。

《在工作的边缘》一诗中有这样温馨的诗句：

“在工作的中心／我们强烈渴望野生绿色草木，／渴
望荒野本身，它仅仅被／电话线那稀薄的文明所穿
透。／闲散的月亮以它的体积和重量／围绕行星的工
作。———那就是他们需要它运行的／方式。当我们
走在回家的路上，地面竖起它的耳朵。／地下透过草
叶谛听我们……”该诗召唤奔波忙碌的现代人，呼

唤体悟生命，亲近自然。因为回归自然会使人发现

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与人生相似，人们的喜怒哀乐都

可以寄情于自然，在主体交互之间、物我交感之中，

草木、月亮、行星等自然物主体变得十分体贴可人，

万物在诗人眼里皆是可爱可亲的主体。虽然身感疲

惫和孤寂，诗人却因为有这些自然物伴随身边而感

到欣慰，心灵得到净化和抚慰，于是产生逃离文明，

回归“荒野”的渴望。因为只有将自己融入自然，才

能感到“凉爽的轻风穿过我的衬衣而摸索我的心”，

才能看到“苹果树和樱桃树，它们对所罗门默默微

笑／它们在我的隧道里开花”，才能感受它们的存
在，“我需要它们／去想起而不是去忘记”。

在《正午的冰雪融化》一诗中，诗人描写了人与

自然物和谐共处、愉快交流的生动场面。“早晨的

空气投递它那带有发光的邮票的信件。／积雪闪耀，
所有重负都变得轻松———一公斤只有七百克重。／
太阳高高的在冰上面，翱翔在又暖又冷的地点上。／
风轻柔地吹出来，仿佛推动着一辆童车。／……积雪
上的木头的一种静物使我沉思。我问它们：‘你们

继续走向我的童年吗？’它们回答：‘是的’。／在矮
树林中间有一阵新的语言的词语的喃喃声：／元音是

蓝天而辅音是黑色嫩枝，那言语轻柔于积雪上

……”诗人在这首诗中把不同生命主体的声音、姿

态、行动和力量生动地表现出来，呈现出众多灵性主

体欢聚一堂、和谐共舞的情景，仿佛这些自然物已融

入诗人的生命。这是诗人与自然的主体间性的庆

典。

特兰斯特罗默认为，人类的现代文明因物欲化

而脱离人性，因此回归自然应该是人性的自然回归，

人类应该在与自然的融合中体验生命，同时也只有

把自然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主体而不是异己的客体、

征服和索取的对象，才能建立自由、和谐的人与自然

的关系。诗人赞同人与自然互相依存，是天然地被

联系在一起的两个交互性主体，而“诗歌、人类思想

和自然界经常是联结在一起的，是我们内心生活和

外在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可以把现实中毫无关联

的不同部分联成一个整体的力量。”［６］

三、结　语

诗人特兰斯特罗默用真实的、感性的心灵语言

表征了他对自然和生命存在的感悟，并通过简约、凝

练、生动的自然意象表现了人主体和自然主体之间

的交互主体关系以及人与非人声音之间的和谐交往

和平等对话。在和自然主体的交往中，诗人始终将

自然物看成独立的主体，而不是自己思想情感的对

应物或是表达自己的工具。诗人将自己的生活和思

想融入自然，在与自然主体的交往中体验生命、感悟

自然，成功地表征和诠释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主体间

性关系。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歌蕴含着建立在主体间

性哲学基础上的深邃的生态美学思想：自然世界和

人类世界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人类只有把

自然万物当作与自己具有同等价值的主体，尊重自

然、爱护自然、构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平等的关

系，才能最终实现审美化生存和诗意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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